其实文化中心当年就像木人巷一样
从那里出身的同事
全都比一般人更有能耐
文化中心开幕是前所未有的
是一个...一个你去幻想一下
都幻想不到原来是那么复杂的事
那时候，是1989年
大概四月左右
文化中心根本还未能进去
还是一个工地
许多事情还未就绪
然后过了几个月才可以搬进去文化中心
做试用场地的节目 

那里地面铺设还未完成
搭一条木板就走进去
因为地面还没有铺好
根本你不知道有怎样的工作量
也不知道面前有甚么工作
即是我们构思的自由度很高
形成当时有很多大胆尝试的机会
要我去买艺术品
买椅子作投标也有可参考的余地
但买艺术品不是价低者得
当时我要和几个人谈论的
就是现在还在文化中心的艺术品
例如你看到的挂毯
是根据陈福善和陈余生的画
然后让当时太平地毯去编织
这是我一生人也未曾遇过的
我如何做得到
这不是投标
所以要和他们详细讨论
沟通合作方法
我其中一个职责是
照顾文化中心的管风琴
应该是当时最大最复杂的（乐器）
我常常要招呼莱格的顾问和建造商
即是制造这个风琴的人
因为当时场地的装潢还未完成
但他们需要在一个
完全宁静的环境下试音
所以常常收到他们就着噪音问题的投诉
因为当时正在为开幕而赶工
我们场馆开幕从来未试过的是
我们有一个晚宴
大排筵席
就在文化中心大堂设宴
我们所有同事要盛装出席
当晚我们都要很漂亮
然后Jessye Norman像个女神一样
在演奏会完毕后
从大楼梯走下来
我好像是负责传递的
我忘记我当时在做甚么
很忙碌的模样
好像是手持一本东西
很多人一起合作的
我们有同事的孩子要协助递钥匙之类的
这些工作的过程是很痛苦
但事后回想
真的很特别
是很难得的机会
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历史性仪式
但最重要的是
种种在文化中心发生以后
那一刻开始
其实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因为以后我们开的新场馆
或者我们的要求
都会有一个水平
在这里重新开始
以前我们在文化中心开了很多先例
我试过做节目时
可以关掉整个大堂的电灯
只剩一些暗灯
制造投影效果
好像眼泪滴在墙上一样的效果
是在艺术节开幕的节目
当初也很困难
担心灯光昏暗在场人士容易绊倒
因为有很多忧虑
很多担心的因素
但大家想到解决方法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样以前未做到
现在做得到的事情
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
文化中心的意义
不单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场馆
或者是怎么不得了
而它是一个人人常用的地方


